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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51）

虽然穿了何所长的警服，戴了
何所长的大盖帽，瘦皮邋猴的，帽子
还有点戴不稳，甚至给里面塞了棉
花、垫了报纸，可看上去毕竟是正经
威武了许多。

这天从下午到晚上，派出所道
场拥满了人，比看戏都热闹。尤其说
叫驴摔死了，来看热闹的就更多，说
啥的都有。只听他娘把嗓子都号干
了，还是那句老话：“你个扫帚星哪，
咕咚一死，为公家卖了命，让老娘咋
办呀……”

北斗镇只要死了人，半下午就
有来做道场和唱孝歌的。道场是和
尚或道士做法事，县公安局来的领
导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公事，不能搞
封建迷信那一套。那几拨临时剃了
头、穿了法衣、捧了朱砂符咒的人，
钱就挣不上了。但唱孝歌是一种风
俗，也是守灵的一种手段，内容无非
是劝善尽孝，还有前朝后代、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的故事。灵堂空旷，且
是清明时节，细雨纷纷、北风呼呼
的，天刚撒黑就冷得人有些撑不住，
唱一唱能把人留住帮忙守灵，也就
让唱了。

孝歌的头腔开得极其浪漫又哀
伤备至：

一对鼓槌圆溜溜，

孝家请我开歌路。

开天天有八方，

开地地有九州。

开喉喉有百转，

开歌歌有千篓。

唉———

为人在世有什么好，

说声死了就死了，

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亲戚朋友知道了，

亡人已过奈何桥。

阴间不跟阳间桥一样，

七寸宽来万丈高。

大风吹得摇摇摆，

小风吹得摆摆摇。

两头都是铜钉钉，

中间抹的花油胶。

天上雷公在吼叫，

地下火狱呼呼啸。

阎王前边猛喝道，

小鬼后边拿叉刨。

有福亡人桥上过，

无福亡人跌下桥。

早上过桥桥还在，

晚上过桥桥抽了。

亡者回头把手招，

隔断了阳间路一条……

叫驴他娘已被这孝歌的开头，
唱得快哭晕死过去，被人抬到派出
所客房摁下了。她还直骂自己，不该
选了个扫帚星出没的日子，生了存

驴。驴本来是个贱物，阎王瞎了眼睛
也要，存都没存住哇！

大伙也都议论，驴就没个好名
声，啥子驴唇不对马嘴、好心当了驴
肝肺、卸磨杀驴、黔驴技穷，老戏《窦
娥冤》里最瞎的一个丑角叫张驴儿，
《包公三勘蝴蝶梦》里一个瞎瞎丑也
叫赵顽驴。看来这就不是个正经名
字么。

安北斗哪里事急，就朝哪里
冲。见老人晕死过去，就扑进客房，
又是掐人中，又是规劝地说：“蒋
婶，别怨自己，也别怨存驴了。扫帚
星也不是一颗坏星星，它的形状像
扫帚，其实叫彗星。咱们太阳系多
得很。”因为大家都怨扫帚星，安北
斗就多说了几句：“这种星星是冰
块组成的，在运行到太阳附近时，
因为温度太高，冰块融化解散了，
就形成几千万公里甚至几亿公里
长的明亮尾巴，它是一种很美的天
文现象。存驴兄弟最后是追逃犯死
的，不就跟这彗星一样，融化得很
美丽吗？”安北斗像诗一样的天文
学解释，倒是让大家听懂了，可对
于蒋婶，好端端一个儿子，突然融
化解散了，美是美丽了，养儿防老
可指望谁呀？

孝歌开完“歌路”，就从盘古开
天辟地唱起了。

在另一间房的谈判桌上，蒋家
的亲戚在漫天要价，派出所的代表
在就地还钱。

县公安局最后征求何首魁的意
见，问该咋办。何首魁一口咬定：“恐
怕得给存驴一个名誉！”

“给啥名誉，莫非还想弄个烈士
不成？”

“烈士也是人当的。那就报烈士
吧！”何首魁反倒被激恼了，并十分
坚持。

安北斗都有点诧异，按叫驴平
常的表现，是怎么都与“烈士”这两
个字联系不起来的。可何所长说：
“蒋存驴这些年一共帮派出所出警
达三百次以上，没有要过任何费用，
除了我们偶尔主动给他一点补贴，
他就是觉得跟派出所一起出警风
光。不让他来他偏来。是做出了不少
牺牲的。”

孙铁锤也插话说：“叫驴在村上
也没少出力。平常敲个锣、跑个腿、
喊个人啥的，也都是尽义务，他就爱
在人前唬唬。昨天下午还在满村动
员入股，忙镇上的点亮工程呢。何所
传呼一叫，掉转摩托，就端直飙到派
出所了。说英雄模范好像不像，怕惹
人笑话，可是……”

“惹谁笑话？他此时就是英雄，
就是模范，就是英烈！”何首魁急得
都要从床板上挣扎起来了。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97）

她无心吃饭，一动不动看对面的
人。几日不见，这个男子变得单薄了，
头发有些乱，唇上有了白屑。他的呼吸
好沉，紧闭的双目夹出一溜长长的睫
毛。鼻子和唇部宛如画出的一般俊美。
只有这个时刻，她才能如此端详。憨儿
叩门，进门瞥一眼睡去的人，轻声说：
“冷大人那边好了。”一声低语把人惊
醒，舒莞屏搓搓眼站起。小棉玉叮嘱：
“去吧。须慢慢道来。”“明白。提调，今
夜我一定要见万玉大公。”“公子莫要
慌促。”

冷霖渡已站在那条长案前。“公
子辛苦了。快些坐下，说与我听。”冷
大人开门见山，无一句寒暄，递上咖
啡，将座椅移近一点。舒莞屏未饮一
口，不再停歇地说下去，一口气说过
全部关节，最后稍稍提高声音：“大
人，我们只有五天时间了！”说完紧盯
目光低垂的冷霖渡。他无法掩饰乞求
的语气：“国师大人，只有快马牒令，
才能救下这个人！”冷霖渡站起，没有
回应。舒莞屏迎着他的背影，几乎发
出了呼喊：“即便将其解押河西，囚在
这里也好！”冷霖渡缓缓转身：“你以
为他会做我们的囚徒吗？”舒莞屏看
着他，一时未能回答。

“公子已经尽力，剩下的事情就由
他人去做吧。”冷霖渡坐下。舒莞屏满
脸红涨，一双缠裹红丝的眼睛再次睁
圆。冷大人哼了几声，皱眉，叹息，踱几
步，抬头看他。“大人！”他叫道。冷霖
渡目光转向别处，然后发出允诺：宽赦
那个革命党人，也饶恕两位副都统。舒
莞屏拐肘撑在案上，喘息急促。他实在
太累了，有些支持不住。冷大人像自
语，又像对刚才的话加以补充：“此事
自然要由大公裁决。可惜啊，那位北方
特使许下的所有美意，都被他们自己
丢弃了。”舒莞屏端起杯子，不小心将
咖啡泼在了衣服上。他由冷大人的惋
叹，想到了那位革命党人的话。啊，那
个夜晚，对方也对背弃与苟且发出了
痛斥。一句质询差点冲口而出，最后还
是忍住了，说道：“冷大人，我想快些拜

见大公！”冷霖渡拍拍他的肩膀：“公子
歇息吧，我即刻向大公禀报。”

这一夜舒莞屏终得深睡，做了一
个大喜过望的梦：一匹通身闪亮的栗
色大马，一个英俊骑手，伴着嗒嗒蹄音
消失于大山后面。他醒来一直咀嚼那
个梦景，说一句：“当然是快马牒令。”
梦果然灵验，早餐前憨儿报来瘦削青
年送达的讯息：大公已经采纳冷大人
的奏请，即日飞传牒令。舒莞屏看着
憨儿，泪水再也无法抑止。他们两人
策马驰向沙岗，只为了与提调分享美
好的消息。小棉玉听了，欣悦之余问：
“大赦后，那位革命党人会去哪里？”
舒莞屏答：“当然是回到义军营地。”
小棉玉不语。

舒莞屏安歇两日，仍觉乏力。他在
榻上卧读，时而闭目养神。架上书函
旁，那对闪烁荧光的小海雀安静如昨。
他把它们抓在手中抚摸，心里默念：
“大公。”好像刚刚记起大公身染风寒
的事，这会儿又加一句：“愿大公早日
康复。”偶尔展开冷霖渡大人的那叠文
稿，越发觉得译笔拙劣：一场旷日持久
的劳作让自己失望。他用一支笔勾勾
画画，始终无法尽意。思绪一次次回到
东部营地，最难挥去的是与之分别的
场景：嘶哑的声音、火把下尖利如钉的
双眼。耳边又响起对方那番赠言。他站
起，打个愣怔。

扳指算来已过六日。如不出所料，
正该是那位兄弟走出囚室的日子。舒
莞屏来到廊外，在刺眼的阳光下望向
河东的方向。心中急促，胸部憋闷。他
大口呼吸，背倚廊柱不再移动。东部之
行使人身心俱疲，噩梦袭扰已是常事。

冷大人不再凌晨造访，像是有意让他
慢慢将养，远避夜猫子的习气。可是每
到凌晨舒莞屏必要醒来，忍受芜乱不
祥的梦境，出一身冷汗。有一天他向憨
儿说起可怕的梦魇，对方竟取来一个
朱砂囊袋放在枕边，犹豫半晌，又回头
拿来一卷皮纸。“这是最能镇邪的啊。”
皮纸中包裹了一幅绢画，半尺见方，原
来是万玉大公的工笔造像。舒莞屏
“啊”了一声，问这如何得来，憨儿只说
是一直藏在身边的：“大人将其放在床
屉，也就无碍了。”

夜深时分端详这幅小巧精细的画
像，判定并非出自冷霖渡之手。画中的
万玉大公神色端庄，与民间供奉的画
像多有相似。不知是朱砂还是造像的
作用，他真的有了几日安眠。继续译
稿，并接续为五位“通嘴子”讲授。几位
后生常常携来一些零散消息，有的真
假难辨，有的令人惊惧：辅成院的银库
小屋时有不宁，午夜过后会有烛光摇
曳，一个瘦长身影伏在案上，一头乱发
抵紧纸卷。有一天，巡夜的人站在窗
前，大喝一声，案上人缓缓抬头，竟是
死去的年轻匠师“五微子”。“他的魂魄
不肯离开，匠师是知道的。老人有时面
向一隅咕咕哝哝，那是他们叙旧哩。”
“通嘴子”吸着冷气。

三位“通嘴子”即将跟随巡督出
行，其余二位有更要紧的事情：参与与
洋行交易。自春夏以来，至少有四笔军
火买卖得以成交，五个人获得了三等
功牌。“总教习大人，新购来复枪足可
装备三个小队，诺登飞多管机枪、撞针
手雷和短铳也有大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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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到老船闸，一长串的单放、拖

船、小火轮、小舢板和竹排等候提闸放
行，她依然没有失掉希望，她把脚从雨

布里伸出来，如果他看见，他就明白那

是她。过了闸，下雨了，船加速，她把脚

缩回来，又哭了，满天满地都是她的眼
泪。在众多城市之间辗转，她还喜欢过

两个人。一个至今还在深圳，老婆孩子

想来都有了；当初散伙是因为她要离
开，他不想动。一个领养天送后散掉
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
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偏要从孤儿院

里领养一个；而且，尤其让那个跟她从
郑州一起来北京的男人不能理解的
是，为了保证给天送足够的爱，她不打

算再生孩子；那好吧，那男人幽怨地

说，跟你的天送一起过吧，我撤。

“我知道你不是处女，”高天绞着

两只手，“这个年龄要还是处女，有点

儿可怕。我就是一想到天送可能是你
跟另外一个男人生的，我就不舒服，半

夜想起来都要挠墙。”
“区别就在于一个生了孩子，一个

没生？”

“对不起，允许我打个恶俗的比
喻：我知道有扇门被别人进过了，但是

你知道被进过跟看见门边写着‘某某

到此一游’，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明白了，如果天送是我生的，那

他就天天提醒你，某人到此游过了。”

福小说，“我还以为有在职博士学位的
人都没能力恶俗了呢。高总，你不应该

来找我，应该找心理医生。”

“对不起。我真的很喜欢你，一看
见你乌黑的长辫子，我就止不住地兴

奋。”

“辫子我可以剪。”福小说，“你前

妻也留了长辫子吗？什么样的男人有

那么好，让她玩命地跟你离？”

“别提那女人！”高天噌地站起来。

“她怎么能跟你比！”

福小说：“高总，是你在比。”
“不能把天送给别人抚养吗？抚养

费我来出。”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不能。”

十八年前，弟弟割破左手的静脉，

福小眼睁睁地看着他血流光了死掉。

十一岁的夏天，天赐在傍晚的运

河里游泳，黑云像赶集一样往花街奔
跑，雷声和闪电在后面追赶。那个傍晚

仰脸看过天的人都说，分明看见一只

大手在天上推动，从岸上往水里推船
见过吗，在布满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
上推十二只大汽油桶见过吗，割倒的

麦子打成捆往打谷场上推见过吗，三
匹马或者两头牛拉着的直径一米三的

石磙子见过吗，黑云和雷电就以那种
形式往花街和运河云集。东半天是黑

的，西半天是红的，黑暗的河水从底下
往上翻。天赐和伙伴们在石码头西边
两百米处游泳，别人都上岸了，他还在

跟另外两个孩子比试，看谁能在最短

的时间里把运河从南到北游上四个来
回。天赐游得很快，在他最后一个来回

即将靠岸时，一道雪白的闪电擦着他

鼻尖插进运河，他被吓傻了。

很久以后从水里抬起头的伙伴才
听见雷声。在岸上的伙伴说，那闪电有

几千米长，一直通到天上。但是天赐

说，哪有什么闪电，他只看见一条白蛇
从天上钻进水里，眼睛血红，牙齿靛

蓝，嘴张开来有笆斗那么大，进了水就
像钨丝一样缠上他，搅得河水咕嘟咕

嘟冒泡泡；他看见自己光溜溜的身体
如同灯泡一般亮起来，他感到有一种

类似疼痛的麻从头到脚贯穿了他，身

体就透明了，空起来，像枚鱼鳔那样漂

起来。

天赐坚持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很长
很长很长的白蛇。说“很长很长很长”

的时候，他的下嘴唇包不住舌头，口水
流了一肚皮。说完了他就笑，眼睛也开

始不聚焦。单从眼睛看，你不知道他究

竟在看什么，因为他的两只眼看的是
不同方向。下次再说，在“很长很长很

长”之后又多了一个“很长”。此后，直

到他血流尽而死，单白蛇的长度这一
条就够他说上五分钟，口水得流上半

碗。他被吓傻了，傻得很彻底，初医生
的针灸和中西药治不好他，初医生老

婆的招魂术也召不回游泳前的景天
赐，初医生他妈，就是初平阳的奶奶，

那时候还活着，她的道行比儿媳妇据
说要高（当年，初老太太替儿子相中这
个媳妇时，看上的就是初平阳他妈行
巫方面的天赋。尽管那时候作为姑娘
的初平阳他妈专心地相信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根本不懂法术为

何物，看见了也十分地瞧不上，那啥

呀，封建迷信），老太太拿出了珍藏多
年、秘不示人的民国元年的四块银圆，

画地为城，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

个方位给天赐召唤过去，累得差点虚

脱，白头发掉了一把，依然没能召回。
景侉子带天赐也去了很多家医

院，镇上的，县里的，市级的，省级的，

据说还到过北京，连传说中可能有偏
方的僻远之地都去了，含有壁虎尾巴、

蜗牛角和公推磨虫左腿的粉末的大黑
药丸子就吃了一百多个，天赐还是没

被治好。不仅没能治好，眼看着越发严

重，稍微受点刺激就突然暴戾起来，摔

锅砸碗倒是小事，关键是会伤人。过年

点个鞭炮，过路的船只响个汽笛，自行

车爆了胎，狗见到陌生人的狂吠，肺活

量大的人打一个大喷嚏，都能让十一

二岁男孩的神经立马动荡起来，逮着

什么砸什么，所有器物在他手里都可
能成为武器，包括他自己的两只手。

有一天孟弯弯家的公鸡经过他身
边时突然打鸣，天赐迷蒙的眼神瞬间
尖锐，一把抄起公鸡的脖子，以成人都

望尘莫及的速度扭断了鸡脖子。断了

脖子的公鸡继续往前跑，脑袋垂在一

边，如同一架失事的战斗机。

（未完待续）


